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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运行后对洞庭湖湿地的影响

黄　 维１，２， 王为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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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其下游第一个大型通江湖泊———洞庭湖的水文、水质以及湿地环境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

峡工程已经开始影响到洞庭湖的泥沙淤积、水位波动、水质以及植被演替等。 以三峡水库调度运行方案、河湖交互作用和洞庭

湖湿地植被分布格局为基础，从长江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水文、水质以及湿地植被演替等方面综述了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湿地的综

合影响。 三峡工程减缓了长江输入洞庭湖泥沙的淤积速率，对短期内增加洞庭湖区调蓄空间、延长洞庭湖寿命有利。 总体上减

少了洞庭湖上游的来水量，改变了洞庭湖原来的水位 ／量变化规律。 给洞庭湖水环境质量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对其水质

改变尚存一定争议，但至少在局部地区加剧了污染。 水位变化和泥沙淤积趋缓协同改变了洞庭湖湿地原有植被演替方式，改以

慢速方式演替，即群落演替的主要模式为：水生植物—虉草或苔草—芦苇—木本植物。 展望了今后的研究趋势与方向，为三峡

工程与洞庭湖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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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南岸，其地理坐标为 １１１°５３ ¢—１１３°０５ ¢Ｅ， ２８°４４ ¢—２９°３５ ¢Ｎ，东南

汇集湘水、资水、沅水、澧水四水及环湖中小河流，北接松滋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１９５８ 年冬封堵）四口

分泄的长江来流，经洞庭湖调蓄后又于岳阳市城陵矶注入长江。 洞庭湖现为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湖泊总面积

２６２５ ｋｍ２、总容积 １６７ 亿 ｍ３，丰水期为每年 ６ 月至 ８ 月，枯水期为 １２ 月至翌年 ３ 月，水深 ４—２２ ｍ，最大水位差

为 １７．１７ ｍ［１］，为长江流域重要的调蓄湖泊和水源地，其分流和调蓄作用，对整个长江中游的防洪和水资源利

用举足轻重［２］。 洞庭湖湿地是与长江相连通的大型内陆淡水湿地，是我国最重要的淡水湿地之一，具有重要

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等。 １９９４ 年，洞庭湖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１９９２ 年和 ２００１ 年东洞庭湖湿

地与西、南洞庭湖湿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湿地是极其敏感的生态系统，自然和

人类的干扰活动对其影响极其迅速［３］，因此长江三峡工程建成运行后，对洞庭湖的水位、水情会产生影响，亦
必然对其生态环境产生影响［４］。 研究三峡工程的建成运行对洞庭湖湿地水文、水质以及植被演替等的影响，
为该区植物多样性及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于调整其作物种植布局和产业结构等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三峡工程于 ２００３ 年开始蓄水，三峡水库总体运行水位在 １４５—１７５ ｍ 之间。 每年 ６ 月，要求水位降低到

１４５ ｍ，以腾出防洪库容 ２２０ 亿 ｍ３防汛。 在夏季主要汛期（７—９ 月）保持出库流量一定，可以将夏季大于此流

量的洪峰削减在库区内，当来水小于此流量时，水位又开始下降，一直使水位降到 １４５ ｍ。 等到汛期末期，即 ９
月中下旬到 １０ 月中旬，调节使入库流量大于出库流量，开始蓄水，大约一个月蓄满至 １７５ ｍ 左右，之后保持出

库水量和入库水量平衡，翌年从 ２ 月开始调节使出库水量大于入库水量，加大向下游的补水，直到 ６ 月水位降

到 １４５ ｍ。 以上就是三峡水库一整年的调度方案，每年的调度方案会根据三峡库区的水文气象预报、库区中

小洪水的发生、发电、航运效益、水库排沙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需要适时综合调整［５］。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三峡工程运行对江湖关系的影响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国内

外许多学者针对三峡水库蓄水运用前后对洞庭湖区的影响从不同角度做了较多研究。

１　 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水文的影响

１．１　 对洞庭湖泥沙的影响

洪林等［６］研究表明，三峡建坝后，由长江三口注入洞庭湖的泥沙将大幅减少。 主要原因是挟沙能力最强

的特大洪水被三峡水库大幅削峰，荆江由于冲刷作用加强而导致江流加速和淘深下切，结果使松滋、太平、藕
池三口口门相对抬升。 三峡水库运用后的百年内其下游径流的含沙量均会较之前降低，因此可以认为洞庭湖

三口来水含沙量的减少将成为趋势［７］。 Ｘｕ 等［８］ 根据三峡水库的调度运行方案估计从 ２００３ 年到 ２００６ 年有

６０％的泥沙被大坝拦截，导致大坝下游泥沙量的减少，长此以往会造成下游河道侵蚀，发生形态学的改变，而
且下游河道的侵蚀产生的泥沙并不能抵消三峡水库截留的泥沙量，造成输入下游泥沙量降低。 配合三峡水

库，从 １９８５ 年起在长江上游营造了大面积的水土保持林亦会有效地阻止水土流失。 原先经三口进入洞庭湖

的一部分泥沙将走荆江而径直下泄，使流入洞庭湖的泥沙大大减少。 Ｙａｎｇ 等［９］ 研究了三峡大坝对河流泥沙

的影响，分析得出在三峡大坝实际运行之后，泥沙量减少了 ３１％，将导致河床的侵蚀和长江三角洲扩展速度

的降低。 因为河流流量影响河湖响应，三峡大坝对长江流量的降低的影响，影响长江和下游湖泊如洞庭湖、鄱
阳湖等的河湖响应。 张细兵等［１０］以圣维南方程组为基本方程组建立了长江宜昌至大通河段（含洞庭湖区）
一维非恒定流水沙数学模型。 模型求解采用河网三级算法，泥沙计算采用非耦合求解模式。 研究表明三峡水

库运用 ３０ 年后，荆江三口平均分流量和分沙量比多年平均值减少 ４３％和 ７３％，三口分流道的河床相应发生

冲淤变化；三峡工程运用后，受荆江三口分流比减少影响，洞庭湖区泥沙淤积显著减少。 秦文凯等［１１］ 通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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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计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郭小虎等［１２］研究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预计荆江三口分流能力将基本维持目

前的格局，则三口分沙比也基本变化不大。 总的来说，由于三峡工程截留使上游来沙减少，且三口分沙比不变

或减少，使洞庭湖泥沙淤积速度放缓，对短期内增强洞庭湖区调蓄空间、延长洞庭湖寿命有利。
１．２　 对洞庭湖水位、水量的影响

洞庭湖水位受到长江和流域内四水的共同影响，在江湖关系上既有长江分流入湖的作用，又有出口江湖

相互顶托的作用。 长江与洞庭湖以荆江三口分流和江湖汇流口（城陵矶）为纽带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江湖关

系系统。 系统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其他子系统均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由于江湖具有自动调节作

用，三峡水库蓄水前，长江中下游江湖水沙关系基本上处于相对平衡阶段［１３］。 三峡工程建成后，水库调节改

变下泄流量，直接影响着洞庭湖水系相互作用的水文过程。
长江水位的变化取决于大坝截留、释放的水量和水流的季节性变化。 水位受影响最大的是靠近三峡的河

段，最大影响是下游河段的 ５ 倍。 在下游河段，由于支流流入的混合作用，三峡对水位影响逐渐降低，而洞庭

湖是长江三峡下游的第一个吞吐型湖泊，对于调节和缓冲长江上游水量和水位起着重要的作用，必然对自身

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１４］。 自 ２００３ 年三峡工程开始实验性蓄水以来，洞庭湖发生了秋季枯水提前、持续时间

增长的现象，多次出现接近历史同期最低水位［１５］。
黄群等［１６］通过 ＢＰ 神经网络对城陵矶水位进行了模拟，还原了在没有三峡工程情况下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洞庭湖水位，并和 １９９０ｓ 年代的对比，发现城陵矶水位有一定波动，但差别不大。 而 ２００６ 年三峡蓄水使城陵

矶水位平均下降 ２．０３ ｍ，最大降幅 ３．３０ ｍ，２００９ 年蓄水使城陵矶水位平均下降 ２．１１ ｍ，最大降幅 ３．１２ ｍ。 史

璇等［１７］研究得出，２００３ 年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后，洞庭湖水位的主要变化趋势有：水位年内变化趋缓，枯水期

水位明显提升，丰水期水位有所下降，９—１０ 月水位消落速度加快等，径流年内分配区域均匀化。 而李景

保［１８］等运用洞庭湖区与长江干流相关控制站 １９５１—２０１０ 年实测水文数据，在分析江湖水力关系的基础上，
从不同时间尺度分析江湖水体交换能力的演变特征及其对三峡水库运行的响应，江湖水体交换能力在时间尺

度上的演变规律表现为：７—９ 月长江三口对洞庭湖补给能力较强，１—３ 月洞庭湖对长江的补给能力较强；
１９５１—１９５８ 年、１９５９—１９６８ 年长江三口对洞庭湖的补给能力较强，而 ２００３—２０１０ 年洞庭湖对长江的补给能

力增强；三峡水库运行后无论是典型年还是水库不同调度方式运行期，都表现为三口分流量减少，长江三口对

洞庭湖的补给能力减弱，而因四水入湖水量占绝对优势，湖泊对长江的补给能力明显增强。
Ｚｈａｎｇ 等［１９］收集了大量三峡和湖区的水文和水力数据，根据实测数据分析和采用 ＧＡＭ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模型模拟均证实了三峡工程蓄水运行造成平均 ５％的长江来水量损失，可能是由于地下的渗

漏或者是其它未知的过程造成的。 长江流量和水位的变化能改变洞庭湖湖水流入长江的阻滞力，从而影响湖

水水位、储存水量和湖水季节性波动。 当 ６—９ 月湖区效应较强（即洞庭湖区域降雨较多，四水来水较多），湖
水水位较高，根据三峡水库调度运行方案，６—９ 月保持一定的出库流量，水库蓄水较少，阻滞系数较大，对洞

庭湖水位影响降低。 ９ 月下旬到 １１ 月，三峡开始蓄水，长江水位降低，阻滞系数变小，洞庭湖向长江补水，以
平衡长江水位与洞庭湖之间水位差，水位显著下降［２０］。 １０ 月，三峡蓄水使东洞庭湖水位下降 ２ ｍ 左右，进入

枯水期时间提前了约 １ 个月，这种影响随着洞庭湖入江口下切，将进一步深化［２１］。 Ｄａｉ 等［２２］ 用 ２００７ 年的数

据研究三峡水库在洪水季节减少了长江流量，而在干旱的季节增加了流量。 三峡工程蓄水导致下泄流量在枯

水期发生较大程度的调整，据实测资料表明：１０ 月、１１ 月城陵矶水位呈明显的递减趋势，主要是因为三峡水库

１０ 月、１１ 月汛后蓄水引起，１２ 月—翌年 ３ 月无明显变化，４ 月、５ 月呈减小趋势［２３］。 总之，三峡在枯水期增加

下泄流量，洪水期减少下泄流量。 枯水期，由于三峡增泄流量，洞庭湖的水位将比三峡运行前抬升；丰水期，由
于三峡减泄流量，洞庭湖的水位将比三峡运行前降低，对洞庭湖水位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

２　 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水质的影响

２０ 世纪末开展的洞庭湖水质污染调查和监测评价成果表明，洞庭湖水域本底总体水质尚好，水质多在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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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Ⅲ类之间，基本处于清洁和轻度污染状态。 但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湖区多数水域已受到氮、磷等污染，全湖

基本处于中度富营养化，且水质呈恶化的趋势［２４］。 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深入，尤其是三峡等重大水利工程的

影响，对长江中下游水环境问题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洞庭湖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氮、磷导致的湖泊水域局部污染及生态系统破坏［２５］。 李忠武等［２６］ 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和基于超标权重的综合水质标识指数评价方法，发现三峡工程的运行对洞庭湖水环境质量变化有一

定影响，在小河嘴、万子湖及东洞庭湖三个典型断面多年综合污染指数高于三峡工程建设前，表现为 ２００３ 年

前水质多以Ⅲ类为主，２００３ 年以后以Ⅳ类为主；ＡｒｃＧＩＳ 支持下的洞庭湖水环境质量时空分析表明，三峡工程

运行后，洞庭湖水环境污染格局发生变化，表现为局部污染区域发生转移，东洞庭湖及洞庭湖出口污染最重，
对洞庭湖总体水质情况表现出负面效应。 王旭等［２７］结合洞庭湖区水文水质（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观测资料，通过

绘制洞庭湖水位－水质变化曲线及从相关性分析入手，结果表明洞庭湖水位变化与水质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三峡运行后洞庭湖总体水位呈下降趋势，水质指标 ＴＮ 和 ＣＯＤＭｎ随水位下降而呈现升高的趋势。 且三峡工程

建设后，洞庭湖蓄水量会减少，水流速度减慢，湖泊换水周期就相应延长，致使洞庭湖水体交换能力与自净能

力减弱，水环境质量下降，严重会出现富营养化，影响鱼类资源的生产；特别是非汛期对洞庭湖水体环境有较

大影响，使洞庭湖提前退出汛期，由于目平湖和南洞庭湖湖底高程超 ２６ ｍ，长江来水在枯水期将无法进入该

湖区，水量的减少将对这一水域的污染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水质也将呈恶化趋势［２８］。 由于换水周期长，加上

西洞庭湖、南洞庭湖水量减少，对局部水域，特别是西洞庭湖水域的污染形势将更加严峻，水质恶化的进程相

对于整体水域将大大加快［２９］。 但有些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卢宏玮等［３０］ 运用模型对三峡工程运行前后洞庭

湖的水环境容量进行预测表明，三峡运行对洞庭湖水环境容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洞庭湖

枯水期的 ＣＯＤ、ＴＮ、ＴＰ 环境容量均有一定程度的抬升，而丰水期的 ＣＯＤ、ＴＮ、ＴＰ 环境容量有小范围的下降。
水环境容量在 １１ 月减少，１２ 月变化较小，而 １—５ 月有所增加，综合来看，在全年的大部分月份中，三峡工程

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洞庭湖的水环境容量，对洞庭湖水体状况的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体来说，三
口来水对于洞庭湖水质变化贡献率最高为 ５２．７３％，湖体本身产生污染负荷的贡献率为 ２９．２６％，四水贡献率

为 １８．０１％［３１］。 田泽斌［３２］通过与 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三峡工程运行前）相比，２０１０ 年洞庭湖三口来水量减少了约

１ ／ ３，经由三口输入的 ＣＯＤＭｎ、ＮＨ
＋
４、ＴＰ 入湖通量分别减少了 ５３．１９％、４９．２７％、５２．６３％，但认为该变化特征仍需

进一步论证。 陈绍金［３３］则从利弊两个方面分析了三峡蓄水对洞庭湖水环境的影响，认为当三峡水库增泄流

量时，对洞庭湖的水质改善整体是有利的，可以稀释湖水的污染浓度，但是对农田的排渍、土壤潜育化及湖区

动植物的生存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３　 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湿地的影响

洞庭湖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每年洪水季节大量泥沙入湖淤积，形成了我国以敞水带、季节性淹水带、滞
水低地为主的最大湖泊湿地景观，共有面积约 ８５．７８ 万 ｈｍ２ ［３４⁃３５］。 洞庭湖主要植被类型包括水生植被、草甸、
沼泽植被和常绿阔叶林植被，面积较大的湿生群落类型有虉草（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野胡萝卜（Ｄａｕｃｕｓ
ｃａｒｏｔａ）、 辣 蓼 （ 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 ｈｙｄｒｏｐｉｐｅｒ ）、 蒌 蒿 （ 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 ｓｅｌｅｎｇｅｎｓｉｓ ）、 苔 草 （ Ｃａｒｅｘ ｓｐ．）、 荻 （ 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ｆｌｏｒｕｓ）、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旱柳（Ｓａｌｉｘ ｍａｔｓｕｄａｎａ）、美洲黑杨（Ｐｏｐｕｌｕｓ 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ｓ）等，其分布规

律为由岸边向湖心逐渐倾斜，植物随湖水深度形成不同的植物群落。 植被从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带状分布

特点，由水及陆的总趋势为：沉水植物群落—虉草群落—苔草群落—辣蓼群落＋蒌蒿＋苔草群落—芦苇群落—
美洲黑杨或旱柳群落［３６］。

三峡工程运行后对洞庭湖区湿地生态的影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年内水库下泄量变化导致洞庭湖水

位和地下水位变化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另一种情况是洞庭湖泥沙变化引起湿地生态系统的演替［３７］。
３．１　 水位波动对湿地的影响

水位是湖泊储水量变化的量度，是控制湖泊生态环境系统的重要因素［３８］，水位改变将影响湿地植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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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物种组成，最终产生群落演替［３９］。 长期的高水位和低水位以及非周期性的水位季节变动会破坏水生植

被长期以来对水位周期性变化所产生的适应性，从而影响植被的正常生长、繁衍和演替［４０］。 影响机理主要表

现为两方面：（１）直接影响，表现在对水生生物生长及对种群间竞争关系的影响；（２）间接影响，由于水位变化

导致了水体中的理化条件，如透明度、浊度、盐度、ｐＨ、悬浮与沉降以及溶解氧（ＤＯ）等发生变化。 Ｋｅｄｄｙ 等［４１］

提出了物种分布的离心组织模型，认为当植物种对于水位的选择趋势一致时，最具竞争力的物种处于最佳水

位范围，其他物种按照竞争力大小，以此水位为中心呈梯度分布。 对那些以水生植被为食的生物产生了影响，
进而间接地减小或增大了水生植被啃食的压力，改变了水生植被的时空分布［４２］。

三峡工程的调蓄作用使洞庭湖年内水位波动幅度减小，主要有利于较低高程的芦苇生长，生物量增大，而
在较高高程的芦苇由于得不到充足的水分，生物量相对减少，逐渐被防护林代替。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湖泊水面积不

足同期的 ４５％，东洞庭湖超过 １０００ ｈｍ２的湿地全部干旱［４３］。 三峡工程的运行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洞庭湖的水

力梯度，尤其是 ４—５ 月对分布于东洞庭湖的苔草草甸和西洞庭湖的芦苇产生了不利影响［４］。 从长远来看，三
峡工程的运行改变了原来自然状态下的水沙条件，使对坝下游河床的冲刷加重，降低了下游河道的水位，洞庭

湖的面积、水量及平均水深都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再加上不同高层区植物群落对水位变化的敏感程度不同，将
使优势品种———芦苇和湖草群落生物量不断增加，抢占沉水植物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杨树等高程区耐水能力

较差植物生长繁殖，入侵新生境，打破原有植物群落演替模式，从而打破现有植被格局发生正向演替［４４］。 由

于河道沉积物降低、持续的河道侵蚀和三峡流量的调节，反过来降低长江的水位，进一步影响周围岸边带环境

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４５］。 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水源的稳定性。 静水湿地或连续深水

湿地的生产力很低，流动条件可以提高湿地初级生产力，很大程度影响着养分循环和养分的有效性［４６］。 洞庭

湖为吞吐型湖泊，湖面存在较大的坡降［４７］。 周期性水位波动以高水位和低水位的反复交替出现为特征对整

个湿地的植被组成及分布有决定性作用，高水位的淹没使湿地原有优势物种大量死亡，当水位消退后，多种物

种得到了萌发、生长的空间，对于木本植物而言，因为其生命周期较长，在短暂的退水期间不易重新建群，容易

为短生命史的草本植物取代，所以水位的周期波动形成了大面积的草本湿地群落，维持了湿地丰富的物种多

样性［４８］。
３．２　 泥沙淤积对湿地生态演化的影响

所谓湿地演替是指同一地段上一种湿地类型被另一种不同湿地类型替换的过程［４９］。 泥沙淤积是导致植

被演替的重要原因之一［５０］，泥沙淤积常造成土壤容重、含水量和金属元素含量的增加，而使有机质、通气性及

温度降低等［５１］，深刻影响湿地植物生存的土壤环境而影响植物的萌发、出生和生长，并最终影响植被更替。
同时，泥沙淤积的速度和方式决定了通江湖泊湿地演替的趋势和方向。 当洞庭湖泥沙淤积慢时，模式是水生

植物—苔草—芦苇—木本植物；淤积较快的模式为水生植物—虉草—芦苇—木本植物；淤积快的模式为水生

植物—鸡婆柳—芦苇—木本植物。 谢永宏等［３６］研究表明，洞庭湖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入湖泥沙

量在减少，但输出的泥沙仍将小于入湖来沙，全湖仍处于淤积状态，但速度趋缓。 来红州等［５２］ 研究发现洞庭

湖盆地自身的构造沉降在一定程度抵消了湖盆的泥沙淤积，但仍小于淤积速率。 三峡工程建设后，淤积速度

减缓，洞庭湖湿地植物群落将主要以慢速方式演替，即群落演替的主要模式为：水生植物—虉草或苔草—芦

苇—木本植物。

４　 结论与展望

目前国内外关于三峡工程对洞庭湖影响的研究很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主要集中在三峡工程对洞庭湖

水文、水质、泥沙淤积以及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 但是由于三峡工程运行时间短、研究方法还不够成熟等，不
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甚至相反的结论。 因此，随着三峡水库的持续运行，对下游河湖交互作用的研究需

要进一步深入下去。 展望未来，三峡工程运行与洞庭湖的关系研究主要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表 １　 三峡工程对洞庭湖水文、水质及湿地植被的时间段影响

５　 ２０ 期 　 　 　 黄维　 等：三峡工程运行后对洞庭湖湿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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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时间段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对水文影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对水质影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有利影响的植物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不利影响的植物
Ｐｌａｎ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２ 月至翌年 ３ 月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ｔｏ Ｍａｒｃｈ ｏｆ
ｎｅｘｔ ｙｅａｒ

三峡水库增加下泄
流量，提前淹没已干
涸的滩地，水位适当
提高

总体水环境容量增
加，污 染 物 浓 度 降
低，但对局部地区污
染加重

苔草草甸；地势较高
植被群落

水生和沼生植物 ［３０，３３，３６］

４ 月 Ａｐｒｉｌ 三峡减泄流量，水位
降低

污染物浓度升高

苔草的生长和生物
量积累生命史较短
的植物，群落的生物
多样性提高

沉水植物群落 ［３６］

５ 月 Ｍａｙ
三峡水库增大下泄
流量，洞庭湖水位变
化幅度增大

污染物浓度降低
沉水植物，地势较高
区域芦苇快速生长
而增加生物量累积

地势较低区域的湿
地植物（如苔草）和
一年生植物

［４，３６］

６ 月至 ９ 月
Ｊｕｎｅ ｔｏ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洞庭湖的水位随三
峡工程减泄流量引
起的水位波动减小，
水量基本不变

水质变化不明显

绝大部分湿地植物
均处于完全淹水状
态，水位波动对群落
产生明显影响较小

［１］

１０ 月至 １１ 月
Ｏｃｔｏｂｅｒ ｔ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三峡水库蓄水，减少
下泄流量，洞庭湖水
位降低，洲滩提前露
出水面

污染物浓度升高
有利低位洲滩的杂
草和苔草植物群落
向湖心侵移

部分沉水植物死亡 ［３３，５３］

（１）受三峡工程截留泥沙的影响，流入洞庭湖的泥沙比建坝之前大大减少。 但三峡水库的运行并不是长

江下游泥沙减少的唯一原因，其他因素还包括其它水库的修建、上游水土保持工程等。 由于长江流域面积巨

大、流域地貌过程复杂，以及对洞庭湖与长江水沙交互关系上认识还不够成熟，泥沙淤积机理等研究理论还未

形成科学理论。 因此，长江－洞庭湖泥沙交互关系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２）三峡工程的建设大大地改变了长江与洞庭湖的江湖关系，使洞庭湖的水位变化趋势更加复杂，但还

有其他因素也会对洞庭湖水位造成影响，如湘、资、沅、澧四水入湖量，全球与区域气候变化等。 因此，如何耦

合河流水沙变化、气候变化和其他人类活动驱动因素等对江湖关系的影响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难点。
（３）三峡工程运行后，洞庭湖湿地的土壤、水文、动植物等生态过程发生了改变，但由于洞庭湖空间尺度

的巨大，目前仍处于本底不清、过程不明。 而且湿地演变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对外界条件变化的响应也有

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三峡工程蓄水运行后洞庭湖湿地演化进程改变明显，但影响湿地演变因素复杂，譬如湿

地围垦、荆江裁弯等，某些结论与影响还存在不少争议，确定其影响还需要开展更长时期的观测与更为系统的

研究。
（４）考虑到关于三峡工程对洞庭湖影响的理论研究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误差以及世界河流筑坝的经验，

加强三峡工程运用后对下游河流、湖泊的及时监测和研究非常必要，这样方能尽可能为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加
强改进措施，减少三峡工程对洞庭湖及其它下游湖泊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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